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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手法的对比 

第一节 叙事视角的对比   

 

巴金的《家》从时间的开阔和空间的广延中把握了“五四”运动后新旧交替

的社会大趋势，达到了把握生活激流的历史性高度和人类共生悲哀的世界性广

度，他不为封建主义阻力所造成的暂时历史曲折所遮蔽，像一朵浪花那样感应着

浩荡的生活激流。巴金省视生活时，是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出发点，作品中洋溢

着作者从内心迸发出的激情，然而这些生活经历并不是孤立的点，而是以“生活

的激流”作为参照系统，从上下左右的观察角度，更从被激流所推动的前进角

度，反复地查看，达到多侧面、多层次认识的整体性的真实。 

         在《激流》总序中，巴金曾提到：“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

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 巴金这种将

自己作为一个角色的叙事角度，就好像经历了种种悲剧后再掘开记忆的坟墓，重

新沉浸在爱与恨的感情波涛中，引导读者介入其中。《家》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一

部，是作者早年生活的真实反映，其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来自其家庭，并与其有着

密切关系的亲属，巴金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再塑造，以家庭为出发点，在融入自身

感情的基础上，较为真实、贴切、理智地揭示了整个社会的黑暗和丑恶。高老太

爷的原型就是他大家庭中的祖父，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是

害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但是在他最后的半年

里，不知道怎样，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对他也开始产生了感情”。而这种感

情的变化同样被移植到觉慧与高老太爷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上，使高老太爷身上

散发出了一种特殊的人情味，但是作者对社会、对旧制度的清醒认识，也让读者

认识到了高老太爷的阶级特征，即作为一个封建制度的代表，已经并最终会走上

灭亡的道路。巴金在 1932 年 4 月完成的《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中也曾

经这样提及他的大哥，他说“你有一个美妙的幻梦，你自己把它打破了；你有一

个光荣的前途，你自己把它毁灭了。在短时期内你也曾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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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又拿‘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把自己的头脑麻醉了。你曾经爱过一

个少女，而又让父亲用拈阄的办法决定了你的命运，去跟另一个少女结婚；你爱

你的妻，却又因为别人的鬼话把你的待产的孕妇送到城外荒凉的地方去。你含着

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你从来不曾说过一句反抗的话。你活着完全是为了

敷衍别人，任人拨弄。自己知道已经逼近深渊了，不去走新的路，却只顾向着深

渊走去，终于到了落下去的一天，便不得不拿毒药来做你的唯一的拯救了。”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到《家》中觉新的影子，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 然

而，作者虽然把对大哥的怜悯和同情都赋予了觉新这个角色中，让成千上万的国

人都从这个悲剧中觉醒和思考，但是巴金并没有让觉新向大哥一样走上绝路，其

意是在暗示国人，毕竟生活的激流已经开始动荡，最终也波及到了无数个大哥这

样的人物,推动着他们进步、向前。 

        陈仃的《三聘姑娘》在叙事角度上，无疑也受到了《家》的创作思想的影

响。作为青年，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和社会，但是陈仃与巴金一样，也有着同样

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有着同样的热情和激情，反映在作品中，就形成了

借助人物来抒发自身情感和寄托的构思：巴金与觉慧，同样生活在封建大家庭

中、同样对那个家庭充满了厌恶和绝望、同样受到了新思想的冲击而离家出走、

寻找光明的前途，觉慧就是巴金成长历程的缩影；鉴于《三聘姑娘》是以女性作

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故此，作为陈仃化身的张明翰这个人物虽然在作品中的

分量不如觉慧那样重，但是他自始至终都贯穿在作品之中，他不但直接影响了珮

珠的思想成长和成熟，并且间接帮助了宝珠思想的进步，为那个旧式家庭带来了

一股新鲜的空气。陈仃与张明翰，有着同样的贫寒出身，同样的自强不息和社会

责任感，从事着同样“低贱”的职业，同样对封建制度充满了痛恨、对西方文明

有着清醒认识，读者从张明翰的身上很快就寻找到了作者的影子。陈仃之所以创

作这部作品，是因为除了像巴金一样，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磨难，看到了一些真

实，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掘开现实这个可怕的坟墓，赤裸裸

地将黑暗和丑陋揭示出来，让人们去思考、认知，激励他们勇敢地探寻、发掘新

的道路。正如陈仃在《三聘姑娘》自序中写到的“我根据这些题材（一个少女提

 
 
 
 

 
 



   

54 
 

供的日记）再加上自己过去亲自看到的、听见到的，全部组织起来就写成了这篇

小说。”正是因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把握了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趋势及其特有

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影响，把握了女性作为其社会性别的不独立性和软弱

性，揭示了女性在恋爱和婚姻中共同的悲剧缘由。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

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的悲剧审美理想，巴

金想要通过毁灭揭示人生的真理，就像觉慧的理想“有一天如果这只手变大起

来，能够把旧的制度像这样地毁掉，那是多么痛快的事。„„”他深深体会到了

中国社会弃旧图新、走向变革的艰难，故此他把握在奋斗的痛苦中激发活力、理

性和伦理态度的悲剧性的美，促使他灵活地运用小说的艺术视角，从各个层面展

现了这种“悲剧美”：作为一个丫头，一个下人，鸣凤因为拒绝做冯老太爷的小

老婆，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投湖自杀，留得了自身的清白；身为有钱人家的小

姐，本来可以逃脱掉与鸣凤相同的命运，但是梅小姐也不能和自己相爱的表哥觉

新结婚，最后只好屈从于母亲的安排另嫁他人，最终抑郁而疾，含恨而死；嫁进

高家的瑞珏虽然知书达理、善解人意，但是却因家中长辈要避开“血光之灾”，

即将临产的她一个人被放在城外的荒凉之处，最后因难产而死„„这一个个女性

的悲剧故事是作者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控诉，女性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她们如果

不反抗，难道只有走上绝路吗？巴金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提炼，从历史性的高

度，展示了人类共同的悲哀，也揭示了只有毁灭才可以重生的道理。 

陈仃对悲剧的表达视角是不同于巴金的。作为一个泰国社会的华人，陈仃既

受到了泰国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有着“祖国情节”，他始终关注着中国、关

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感受最多的就是泰华社会

中残留的封建思想；对于整个泰国社会中流行的所谓西方文明和物质文明，他又

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认知，因此，虽然他对泰华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有着清醒的

认识，但是基于其华人的身份，他对社会产生的变革抱着失望又无奈的态度，既

然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他只能转而希望通过自身的觉悟和进步来改变个人命

运。因此，对陈仃来说，悲剧更多的是个人悲剧，他笔下的那些以自杀的形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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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亡的三聘姑娘，最终都失去了幸福，但是像宝珠那样通过自己的争取和抗

争，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巴金的写作是要唤醒一代人，使他们思考、探寻

生活的道路，陈仃似乎已经为青年指出了一条出路，但是即使走上了这条路，就

是得到了幸福吗？显然作者应该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第二节 结构方式的对比 

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创作内容的，是为主题服务的，这两部小说都遵循了这一

写作原则。花建在《巴金小说艺术论》一书中分析了《家》这部小说的结构，他

这样评论：“《家》在结构上的最大优势就是在处理时空关系上契合大家庭生活

的特色，为揭示大家庭内部的矛盾展开广阔余地”（《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

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79 页）。从《家》到《三聘姑娘》，两部作品都是以

时空关系的处理来完成对作品主题的升华：《家》在时间顺序上的铺排，使作品

犹如缓缓流淌的时间河，慢慢地诉说着“家”中发生的故事。这一点上，陈仃继

承了巴金的结构方式，但是在情节的安排上，又有所不同。     

《家》的情节多是重复发生的事情，比如开头就是觉民觉慧两兄弟像往常一

样，从学堂回到高公馆，家中的长辈依旧在牌桌上打发着时间，佣人们依旧机械

地忙碌着„„，似乎作者只是打开了生活中的普通一天，让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

了这个家庭。之后的生活虽然起了一点变化，却也只是觉民每晚到姑母家去教琴

读英文，觉慧每天关在家里读报纸，而长辈们还是沉闷而虚伪地生活着。这种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家庭生活，这种重复式的情节安排，向读者揭示了整个旧制

度、旧家庭早已经走入了腐朽，走入了坟墓，人们对这种生活早已习惯，早已麻

木，作者通过这样的安排似乎在告诉人们：是应该觉醒、应该反抗的时候了；陈

仃虽然在思想上受到了巴金的深刻影响，但是他对社会、对人性有着自己独特的

洞察力，反映在《三聘姑娘》这部作品中，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方式，即通

过人物和事件的产生、发展来推动三位女主人公思想的进步和成长：记账员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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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的出现，使大姑娘宝珠风尘已久的心房被打开，后来又因为张明翰一封鼓励的

书信使得她迈出了家门，开始联络邻居的姐妹，继而又在四妹珮珠的鼓励下，和

她一起到动物园去游玩，直至最后在张明翰和珮珠的鼓舞下勇敢地争取，最终和

自己心爱的人结了婚。张明翰的出现，也使得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四姑娘珮珠更

加成熟，她不顾大姐的冷漠，拨开心里的障碍，积极主动地帮助她，最终使大姐

得到了幸福。二姑娘秀珠的成长，作者则安排她在经历了一些事件，比如与大荣

的婚变，三弟因为强奸少女而被捕等以后，才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虚荣和爱慕金

钱的扭曲心理和行为。通过这三位主人公的进步，作者彷佛提醒了人们：时代是

在发展、进步的，就像河里的浪花，一浪更胜一浪，不断向前奔流，是腐朽的终

将被淘汰。 

         尽管《家》的结构方式似流淌的河流，但毕竟终究还是会有波澜的，

《家》中梅表姐与觉新的重逢、觉民抗婚、鸣凤投湖、高老太爷病重等一个个插

曲使得整个布局显得起伏跌宕，然而这些小波澜也只是融入了生活之中，变成了

生活的一部分，相互映衬、相互烘托，融为了一体，让这条河流更加汹涌、澎

湃。《三聘姑娘》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事件本身作为一个推波助澜的动力，起

到了引导人物思想变化发展的作用，结构本身已经暗示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也

揭示了随波逐流必然会导致悲剧命运的道理。 

         在空间结构的表现上，《家》采用了长卷中国画散点透视的结构方式，即

没有情节中线贯穿首尾，而是让几个空间发生的类似场景聚集在一个时间点的方

法。如作品的第三章，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都是在“沉重而悲怆，二更锣敲了”

之时，觉慧兄弟在为家庭的枷锁和束缚而苦恼，鸣凤在黑暗中哭泣，琴也在为希

望的破灭而绝望„，在这一瞬间聚集的悲伤似乎加重了这种氛围，使其更加沉重

和悲怆起来，给人以深远的空间感，同时也保持了大家庭浑浑噩噩的本来面目。

就《三聘姑娘》来说，由于主题思想的差异，作者没有把场面扩大、延伸，而是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个家庭的三个姑娘身上，场景的安排主要都用来表现主人

公思想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场景只为人物来服务，在同一个场景安排三个主

人公出场，让主人公自己来表现其思想和性格，就好像在同一个地点安排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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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冬不同季节的转换一样，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物特质。“兴记号”的

新心贤张明翰来工作的第一天，三位主人公顺序登场：来找舅舅“合作”生意的

秀珠意外发现张明翰，不但老练地与他搭腔，而且从话语中显示了她的圆滑和不

可一世；刚放学回来的珮珠带着略许的羞涩与他打招呼，表现出少女特有的矜持

和顽皮；宝珠因为工作不得不与他接触时，表现出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冷漠和恐

惧，三个人物跃然纸上，一目了然。在后面的婚变章节中，李大荣已经秘密结婚

还要来迎娶秀珠，秀珠根本不考虑他的丑恶行径，还一味逼迫他签结婚登记书，

一心只想成为名正言顺的少奶奶，这时候，正直的珮珠却当着二姐的面怒斥大荣

欺骗、玩弄二姐，让她跟他断绝一切关系，而懦弱、善良的宝珠只是在一旁同情

地看着她。这种镜头转换式的人物特写，难以察觉地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

让我们身临其境，仿佛窥视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又仿佛成为了那个家庭中的一

员，认识了每个人的本来面目，也让读者融入了环境之中，使读者对人物、对主

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第三节  描写手法的对比 

同巴金一样，作为一个注重主观感性的作家，陈仃在其小说创作中，同样反

复使用了内心独白这种艺术手法，表现形式也灵活多样：有的沉思默想，如，宝

珠得知二妹订婚，一个人回到房间，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不知何时会苦尽甘来，

心理默想“那一天？那一天几时到来？花开一天就枯萎了，一个三十岁的女子还

有什么幸福？没有幸福，活着什么用？身体要紧，没有幸福，身体有什么要紧？

补药，补药有什么用！补药能够给我带来幸福吗？”；有的喃喃自语，如，宝珠

接到了张明翰的信，受到了鼓舞，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张开两手把小猫抓住

了，抓得紧紧地说‘猫，我还是一个有前途的人，我还是一个有前途的人！他说

的，他告诉我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随后，她又一个人反问自己“我

还是一个年青人?是吗？三十岁不会太老一点吗？是吗？我还是一个年青

人？„„”；有的放声呼号，如，宝珠希望逃出苦海，逃出樊笼似的家，她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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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苦闷而空虚，简直就像一座坟墓，于是她发出怒吼：“不，我不是死尸！我

还没有死！我不愿活着做死尸，埋在坟墓里！我要冲出去！”。作家针对人物在

特定境遇下特定的心理状态，创造了丰富多样且富有表现力的内心独白方式。 

另外，巴金的心理描写也是具体的，他善于通过人物各种感受的描写来表现心

理。这种描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人物行为来表现，这一手法曾在《家》中

被巴金多次使用，其中鸣凤投湖那一段最为精彩：鸣凤在投湖前曾经来找过觉

慧，想向他诉说一切，想让觉慧把她从不幸的遭遇中拯救出来，然而觉慧正在写

文章，没有发现她，鸣凤想要进去又担心“横在他们之间的那一堵墙”，作者通

过一系列鸣凤动作、行为的描写，细致、传神地将这个少女复杂、微妙的心态展

示了出来。无独有偶地，陈仃也在《三聘姑娘》中有着类似的精彩描述：明翰给

宝珠写了一封鼓励的信，宝珠给他回了信，想要交到明翰的手里，又担心被别人

发现，于是想乘查点账簿时的空子送过去。作者抓住了宝珠从紧张、害怕直至绝

望、发狂的心理，一点一点向读者作了展示：首先，“她把信仔细地包在一条手

绢里”，然后坐在楼下等待，无聊地看着壁上的时钟，这时，父亲的二太太走了

进来，宝珠“下意识地骤然把手帕握得紧紧的，„又烦躁地起身走了几

步，„„”，这时父亲叫她，她只好出去了，回来时发现手帕里的信不见了，

“吓得冷汗直流，面色像纸一样苍白，一阵晕眩，差点倒了下去，连忙扶住桌沿

坐下来，张大着仓皇的眼睛，朝桌边四下搜索了几遍”，当她回原地寻找时，发

现秀珠和她的母亲正在那里谈话，她“放胆走了过去，偷偷地、慌乱地朝她们坐

的椅下掠视了一遍”，发现没有就“缓慢地走上楼梯，偷偷侧过头来想看她们的

手里有没有那一封信。不料又被她们四道光芒射中了。她连忙缩回头去，装作若

无其事地放快了脚步踏上楼梯去”。她“连忙快步抢进了自己的房里”，看到桌

上放着一块手帕，“喘了口气，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咚的一声掉下了，狂喜地向

桌子扑过去，生怕手帕又会突然失掉似的，紧紧地抓到了手里”，然而手帕里却

是空的，于是她又“急得要发狂起来了，在万分绝望中，她还妄想有一个意外奇

迹地出现，她发狂地打开抽屉，发狂地搜索床上，发狂地打开衣橱，发狂地重复

做着绝望的无意义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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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是直接描写人物心、脑的反应。《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觉慧看到

舞动着小脚踢毽子的淑贞时，觉慧认为“这双小脚就像大门墙壁的枪弹痕，它们

给他唤起了一段痛苦的回忆。于是淑贞的因缠脚而发出的哀泣声又越过那些年代

而回到他的耳里来了”。同样地，《三聘姑娘》里，陈仃也娴熟地使用了这一手

法，其中的一段是这样描述的：大姑娘宝珠得知二妹订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看到亲生母亲的照片，照片中的母亲“露着一丝微笑，笑得很勉强，近乎是一种

苦笑，表情有点凄清，好像隐藏着无限的幽怨”。宝珠的情感于是像“崩堤的洪

水骤然汹涌上来，辛酸、痛苦、怨恨、愤怒一齐浮上心头”。 

除去心理描写，两部作品中的景色与风物的描写，也是为表现人物内心世

界、影响人物精神活动服务的，起到了以景喻情的效果，而且其本身也有一定的

美感。对于景物的描写，作家以熟悉的、具有历史感的景物作为其抒情的依托，

比如就华侨居住的三聘街，陈仃这样描写：“中午的阳光，通过两边屋檐的夹

缝，照在街中。人来人往，街道上照例滚着滑碌碌的老虎车，人生的道路就是这

样狭隘与局促吗？”，以居住环境的拥挤和狭窄比喻人生道路，不但真实地反映

了华侨的现实生活，而且暗示了他们思想的局限性。这一手法是可以在《家》中

找到先例的，巴金眼中“有着漆黑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

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

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

姓。每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

了这些变化，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以石狮子的大口，比喻

黑暗的社会和制度，其吃人的本质凸显了出来。构思非常巧妙、合理。         

       《家》中还有很多对风俗的描写，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作者描写这些风

俗的目的不是在歌颂、而是在否定、批判这些传统，显示了巴金独特的思考和写

作风格：旧历新年，除夕前一天小辈们不拘言笑地与长辈们吃年饭；除夕之夜，

高家翻出了“高卧在箱子里的历代祖先的画像”，依照所谓的辈分、年纪祭拜祖

先；初一清晨，一年都出不得门的女眷们一年一度地在街上“出行”，向着本年

的“喜神方”行走；高老太爷六十六岁大寿，高家大办庆祝典礼，广收贺礼，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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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戏台，却又见高家的子弟们与小旦们调情、鬼混。新年、寿诞，这些看起来的

喜庆节日，冠冕堂皇的仪式，但是巴金向人们展示的却是隐藏在背后不合理的社

会阶级关系和封建卫道士荒淫、奢侈的本性。还有一些风俗更是直接揭示了封建

思想的荒唐，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高老太爷生病，求医无效，高家于是就请道

士作法念咒，高家兄弟深夜祭天，并且请巫师到家里捉鬼；高老太爷去世，陈姨

太以会带来“血光之灾”为理由，将快要生产的瑞珏迁到了城外，导致她难产而

死；书中还提及女子裹小脚的恶习，他这样描写：“十二岁的淑贞吃力地舞动着

那双穿着红缎绣花鞋的小脚踢毽子，但是它并没有博得觉慧的怜爱，反倒让他觉

得这双小脚就像大门墙壁的枪弹痕，唤起了一段痛苦的回忆。而淑贞因缠脚发出

的哀泣声又越过那些年代而回到他的耳里来了”。这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

陋习俗，曾经蒙蔽了多少人的双眼，现在它的面纱被巴金一层层地揭开，露出了

其血淋淋的真面目。 

        中国传统文化在各个地区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潮汕文化在传承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又有着其地方特色。凭着自身的真实感受，陈仃在吸收、借鉴巴金对风

俗描写手法的基础上，将泰华社会保留的一些中国“传统”习俗及潮汕地区的传

统习俗一一在作品中呈现，其意同巴金一样，不在扬，而在抑。 

        中国人有着“传统”的陋习，喜欢道听途说，并对此津津乐道。陈仃抓住了

这一特色，并以调侃的方式在作品多次提及：秀珠订婚的那天，“三聘街的人都

在谈论着兴记号的喜事。那个钻戒的事特别动人，风传得更广泛和深入，大家都

说那个钻戒足重八克拉，价值暹币十多万铢。人人都乐意谈这件事，尤其是那些

年青的店员小伙子更谈得起劲”；秀珠和大荣婚变后，“好多报纸都把李吴婚变

的事件当为热门新闻，竞先登载着这件婚变的内幕，„他们是那样不厌其烦的重

复叙述着，而且是绘声绘影的叙述着，就像是他们曾亲历其境看见过似的。虽然

其中免不了有不少是无中生有的虚构情节，„曼谷市民们单调的生活中，也从这

里得到了不少的调剂„„”。谈到另一个“传统”时，陈仃收起了调侃的语调，

融入了作者的悲愤之情。三聘街的玉香姑娘，“当人们都开始穿西装的时候，她

父亲禁止她穿裙子，只肯通融她穿西装长裤，衣服的袖口又不能短过肘上，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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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穿得密密麻麻的，好像连空气和阳光也不准叫她多接触”。作者代替女性发

出了控诉，传统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何时才是尽头呢！身体的束缚并不是全部，她

们的命运也是被别人掌控的，兴记头为女儿宝珠选婿的条件“不只是要‘门风相

对’，而且要求来谈亲的男方，门风要比他高，他希望把女儿嫁得一位有钱有势

的金龟婿，得到裙带的提携，由此而高升，增加自己的金钱和地位”。 

         对于潮汕风俗和文化，作者是以鄙视的态度来看待的。作品的开头，有这

样一段描写，“平时喜欢穿一条短内裤，赤着上身，抱着饱满的圆肚子坐在店前

监督生意的兴记头，今天穿了一条黑艳艳的绸裤和一件白丝的唐装衫。他照旧坐

在那只酸枝柴椅上，有时用一粒小小的烟团擦擦牙齿，有时习惯地摸着他的大肚

子„„”，兴记头以一个小丑的摸样出场了，粗俗并且沾染了不良习气的他就是

所谓的暴发户代表。作者特别着重描写了秀珠的订婚和结婚仪式，订婚之日，

“一辆大型的‘标域’轿车在街口停下来。车门开处，钻出一个穿黑绸裤西装外

衣的头家人物。随后，衔接而来的两辆轿车跟着也停下来，头家指挥着人把漆得

鲜红的大花盛搬下来，就带头迈开阔步，六担满装着礼物的大花盛紧跟着他走，

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地直趋兴记号„„”。结婚的场面同样壮观，同样有气派的

轿车，当新郎一行“正迈开脚步，立刻就被一条金色的链子拦住了去路，一群流

氓说着一派好听的吉利话同他们讨买路钱。纠缠了一会儿，木盛头才掏出了一个

红包给他们。他们打开出来看了一眼，表示满意地让开了一条路来，让新郎一行

人走过去”。 

语言上，巴金基于对朴素的追求，其文笔直率、平易，虽然由于适应情境和

内容的需要，某些部分带有若干“雅”的色彩，但运笔却是十分朴直、平易，其

目的就是为了宣泄真实的感情，让读者对他的作品产生一种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的美感。高公馆的年饭上，觉慧的那一桌行起了酒令，这一情节似乎与《红楼

梦》中的贾家的宝玉、黛玉、宝钗等行酒令的情节相似，但是作者却并不喜欢那

些感伤的诗句，更没有在此处大加发挥，只是平直地叙述了大家庭在过年时的一

种游戏活动，其目的是在营造一种喜庆的气氛，为后来觉慧在公馆外遇到一个讨

饭的小孩做一个衬托和对比，其目的还是为加强其对社会不公之情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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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作家身世的区别，巴金和陈仃的语言风格都受到了其成长背景的不同影

响。巴金留学欧洲的经历，使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穿插使用了一些外文遣词造句

的方式，增加了其作品的情志风韵。词序的颠倒和句式的倒装都是欧化的，但同

时又接近汉语的口语习惯，所以不但没有使读者感到艰涩难懂，反而使语言更加

活泼、新鲜，增加了表现力。与陈仃不同的是，巴金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

象的，而知识分子由于受文化艺术的熏陶较多，其思想感情往往更加复杂而细

腻，鉴于这些，吸取欧洲文学语言表达上之所长，在语句中适当添设某些必要的

附加成分，增加了语言的精密性。相反，陈仃的作品是以市井小市民为主要描写

对象，他的语言应该更接近于生活，陈仃恰恰抓住了这一特点，广泛使用了当地

的潮州方言，如“座山”（富商；富豪）、“心贤”（会计；司账员）、“厝

边”（意指邻居）、“廊主”（意指老板委任的商行或厂家的主事人；经理）、

“倒帐”（公司倒闭、破产）、“过番”（指历史上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人民下南

洋）、“红毛”（意指西方人，洋人。因其毛发呈红色或棕色而得名）等，还有

一些泰国华侨华人流行的俗语，如“仙屎食不着，食着狗屎”、“完全食掉

米”、“老心贤病了回去吃老米”、“叫他到墙角去拉泡尿，静静地照一照尊

容”等等，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特点。陈仃察世甚深，远虑多思，语言

也犀利老辣。他这样形容被父亲管教和约束的宝珠，“像一只已习惯于被驯养的

鹦鹉，锁链放松了，还不想高飞，她的翅膀已经完全麻木了”，短短几句，将那

些深受封建思想压迫下的女性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他还多次借珮珠之口，对

一些现象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大姐就像这些水上漂的空纸壳，任由命运

摆布的一个人”；“二姐的婚姻名目是自由恋爱，其实完全是一宗变相的买卖婚

姻”，还称给二姐做媒的木盛头是“婚姻贩子”。同时他的语言富有浓郁的泰国

风采，把异域风情恰如其分地融入其中。例如说到泰国的天气，他写到：“热带

的气候真怪，今年的冬季直到昨天还是一点不冷，昨天还看见狗热得拖长着舌头

在马路上喘气，有一些人早就诅咒天气不冷。可是昨夜里突然吹起了一道寒

风，”；谈到“三聘街”，他这样描述：湄南河水流向一世皇桥，与湄南河并行

的是嵩越路，这条马路上车辆也像流水一样，整天川流不息，与嵩越路并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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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聘街。一下子把读者带到湄南河旁边的这条街道。之后，他笔锋一转，又写到

“三聘街是一条古老的旧式街道，两旁商店比林立。店面相对不过咫尺，屋檐伸

接，„商店和街道同样的古老，但这里却摆满了现代文明的货品，„„”彷佛让

读者置身于三聘街中，并感受到了其中的繁华热闹，也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在这里

的“兴盛”。 

 

 

 

 

 

 

 

 

 

 

 

 

 

 

 

 

 

 

 

 

 

 
 
 
 

 
 


